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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人
對
汶
萊
的
印
象
頗
為
陌
生
，
一

般
人
以
為
她
是
個
除
了
石
油
，
就
什
麼
也

沒
有
的
落
後
小
國
。
其
實
不
然
。

汶
萊
原
名
婆
羅
乃
︵Brunei

︶
，
全
名

是N
egara

BruneiD
arussalam

︵
汶
萊
和

平
之
國
︶
，
位
於
婆
羅
洲
︵Borneo

︶
即
加
里

曼
丹
島
︵K

alim
antan

︶
西
北
部
，
北
臨
南
中

國
海
，
東
、
南
、
西
三
面
均
與
馬
來
西
亞
的
砂

勞
越
︵Saraw

ak

︶
和
沙
巴
︵Sabah

︶
兩
地
接

壤
，
故
國
土
處
於
前
兩
者
之
間
，
分
成
東
西
互

不
相
連
的
兩
塊
，
即
西
汶
萊
與
東
汶
萊
。

我
們
來
個
簡
單
比
較
，
香
港
面
積
一
千
一
百

零
四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近
八
百
萬
；
汶
萊
面
積

五
千
七
百
六
十
五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僅
四
十

萬
。
可
以
想
像
，
那
裡
是
如
何
的
地
廣
人
稀
，

就
算
是
人
口
比
較
集
中
的
首
都
斯
里
巴
加
灣
市

︵Bandar
SeriBegaw

an

︶
也
只
有
六
萬
；
所

以
，
當
地
無
須
興
建
鐵
路
，
地
鐵
更
是
想
也
不

用
想
，
每
家
每
戶
靠
的
是
私
家
車
代
步
，
公
共
汽
車
只
有

三
幾
輛
，
是
供
給
外
勞
放
假
的
時
候
搭
乘
用
的
。

石
油
和
天
然
氣
是
汶
萊
主
要
經
濟
支
柱
，
總
產
值
佔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百
分
之
九
十
；
在
東
南
亞
，
石
油
儲
量
和
產

量
僅
次
於
印
尼
，
居
第
二
位
。
二
零
一
五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美
國
︽
全
球
金
融
雜
誌
︾
︵G

lobal
Finance

M
aga-

zine

︶
公
佈
全
球
最
富
裕
的
二
十
三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排
行

榜
，
汶
萊
排
行
第
五
，
與
新
加
坡
同
屬
最
富
有
的
東
南
亞

國
家
。

汶
萊
小
國
寡
民
，
財
富
與
權
力
均
集
中
於
皇
室
。
雖
然

沒
有
什
麼
現
代
化
建
設
，
國
民
福
利
還
是
非
常
完
善
，
例

如
無
須
繳
個
人
所
得
稅
，
教
育
、
醫
療
費
全
免
，
汽
油
便

宜
，
出
國
留
學
還
有
津
貼
，
可
說
是
個
真
正
的
福
利
國

家
。汶

萊
國
教
為
伊
斯
蘭
教
，
超
過
六
成
國
民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
蘇
丹
則
是
汶
萊
伊
斯
蘭
教
的
領
袖
。
汶
萊
蘇
丹
王
朝

從
一
三
六
三
年
開
始
至
今
執
掌
國
家
實
權
，
現
任
蘇
丹
第

二
十
九
世
哈
吉
．
哈
山
納
爾
．
博
爾
基
亞
，
二
十
一
歲
登

基
，
到
今
年
已
滿
七
十
歲
了
，
在
位
五
十
年
，
一
直
勤
政

愛
民
。
由
於
他
繼
位
後
的
五
六
年
間
，
便
發
現
海
上
石

油
，
所
以
人
民
認
為
這
位
汶
萊
蘇
丹
是
位
很
有
福
氣
的
國

王
。導

遊
帶
我
們
參
觀
養
殖
藍
蝦
工
廠
︵
台
商
投
資
︶
，
甫

下
車
，
已
聞
到
迎
面
而
來
的
魚
腥
味
，
心
裡
想
着
，
導
遊

又
要
賺
佣
金
呢
。
我
們
猜
想
，
當
進
入
工
廠
職
員
一
輪
介

紹
之
後
，
一
定
會
推
銷
我
們
買
這
些
買
那
些
，
但
是
等
到

職
員
送
我
們
離
開
上
車
時
，
我
忍
不
住
問
：
「
到
哪
裡
買

藍
蝦
呢
？﹂
他
們
說
他
們
不
賣
。
導
遊
再
介
紹
另
一
個
牌

子
的
蝦
片
，
蝦
的
味
道
很
濃
，
很
有
蝦
味
。
我
們
又
認
為

他
會
帶
我
們
去
買
蝦
片
，
然
後
他
會
在
這
裡
賺
一
筆
佣

金
，
結
果
他
也
沒
有
這
樣
做
。
我
們
的
生
活
經
驗
積
累
的

是
想
當
然
耳
，
然
而
事
物
絕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養
殖
藍
蝦

工
廠
還
請
我
們
品
嚐
數
盤
藍
蝦
，
生
吃
藍
蝦
的
滋
味
真
是

鮮
甜
鮮
美
，
還
有
汶
萊
的
特
色
糕
點
。

要
看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化
，
先
看
國
民
的
素
質
；
整
體
而

言
，
汶
萊
人
是
熱
情
而
單
純
的
！

汶萊印象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一
天
午
後
，
我
搭
乘
縣
政
府
的
公
車
去
省
城
辦
點

私
事
。
我
剛
一
打
開
車
窗
，
準
備
與
同
車
的
司
機
和
秘
書
們
開
始
吞

雲
吐
霧
，
忽
然
被
一
粒
飛
砂
重
重
地
擊
中
了
眼
晴
。
我
當
即
隨
機
起

了
一
卦
：
眼
為
離
、
砂
為
為
艮
，
構
成﹁
旅﹂
卦
變﹁
小
過﹂
卦
，

預
感
此
行
大
凶
，
不
僅
辦
事
落
空
，
而
且
還
有
是
非
糾
紛
。
他
們
是

公
務
在
身
無
法
改
變
行
程
，
我
還
是
堅
持
隻
身
一
人
在
中
途
下
車
了
，
目

送
着
他
們
繼
續
向
省
城
方
向
疾
馳
而
去
。
第
二
天
傍
晚
，
去
省
城
的
秘
書

和
司
機
們
回
到
縣
城
，
他
們
一
齊
找
上
門
來
追
問
我
：﹁
你
為
什
麼
中
途

下
車
呢
？﹂
我
反
問
他
們
：﹁
你
們
為
什
麼
要
問
這
個
問
題
呢
？﹂
原

來
，
就
在
他
們
的
車
開
出
縣
境
不
久
，
與
迎
面
開
來
的
一
輛
大
貨
車
輕
擦

了
一
下
，
估
計
沒
有
多
大
問
題
，
轎
車
繼
續
向
前
飛
奔
。
豈
料
那
輛
貨
車

居
然
掉
過
頭
來
，
惡
狠
狠
地
尾
隨
而
來
，
把
轎
車
一
路
狂
追
了
二
百
餘

里
，
逕
直
開
進
秘
書
們
下
榻
的
賓
館
才
停
下
車
來
。
兩
個
滿
臉
橫
肉
的
光

頭
大
漢
從
貨
車
裡
跳
下
來
，
他
們
拿
着
扳
子
和
鐵
錘
，
怒
不
可
遏
地
要
找
轎
車
上
的

人
算
賬
。
他
們
把
據
理
抗
辯
的
秘
書
和
司
機
一
人
賞
了
一
個
耳
光
之
後
，
這
才
十
分

解
恨
地
揚
長
而
去
。
我
當
時
如
果
也
在
車
中
，
那
就
增
加
了
這
邊
反
擊
的
勇
氣
和
陣

勢
，
可
能
會
使
這
場
遭
遇
戰
更
加
驚
險
。

旅
卦
探
討
出
門
旅
行
、
闖
蕩
世
界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小
亨
，
旅
，
貞
吉
。﹂

人
在
旅
途
，
浪
跡
他
鄉
，
是
一
個
孤
獨
而
弱
小
的
遊
子
，
他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全
靠
自

己
隨
身
攜
帶
，
他
所
遇
到
的
一
切
挑
釁
都
只
能
小
心
順
應
和
巧
妙
避
讓
，
出
門
在
外

的
人
已
經
舉
目
無
親
和
沒
有
應
援
，
更
失
去
了
發
作
的
資
本
和
憤
怒
的
力
量
。
旅
行

者
以
路
為
家
，
安
歇
下
來
的
時
候
一
定
要
選
擇
那
些
光
明
而
安
全
的
旅
店
，
決
不
能

讓
自
己
的
音
信
突
然
中
斷
在
茫
茫
世
界
。
再
好
的
旅
店
都
是
旅
途
，
人
在
旅
途
只
能

以
匆
匆
趕
路
和
平
安
到
達
目
的
地
為
唯
一
要
務
，
在
到
達
目
的
地
之
前
無
法
停
止
奔

波
，
也
無
法
籌
辦
除
了
趕
路
之
外
的
更
大
的
事
業
。
雖
然
處
在
旅
行
之
中
很
難
經
辦

大
事
，
但
它
卻
是
成
就
一
切
偉
大
事
業
必
不
可
少
的
最
初
的
起
步
。

初
六
、
旅
瑣
瑣
，
斯
其
所
取
災
。
即
將
就
要
出
門
遠
行
了
，
可
他
遲
遲
邁
不
出
家

門
，
總
被
層
出
不
窮
的
收
拾
不
完
的
針
頭
線
腦
絆
住
腳
步
，
他
恨
不
得
把
整
個
家
庭

都
全
部
打
包
上
路
。
扛
着
如
此
沉
重
的
包
裹
，
不
僅
加
重
了
旅
途
的
負
擔
，
而
且
還

容
易
成
為
歹
徒
襲
擊
的
碩
大
目
標
；
不
僅
會
把
自
己
拖
累
得
極
有
可
能
在
中
途
掉

隊
，
而
且
也
會
把
同
伴
們
拖
累
得
一
再
錯
過
搭
乘
舟
車
的
時
間
。
這
種
人
不
適
宜
選

擇
上
路
，
因
為
他
那
一
腔
庸
瑣
的
顧
慮
拒
斥
着
自
己
的
遠
大
前
程
。

六
二
、
旅
即
次
，
懷
其
資
，
得
童
僕
貞
。
在
灑
滿
夕
輝
的
大
道
盡
頭
，
他
進
入
了

一
家
燈
火
初
上
的
溫
馨
的
旅
店
，
可
以
享
受
片
刻
異
鄉
的
風
情
。
因
為
帶
有
足
夠
的

旅
費
，
他
就
可
以
像
在
家
中
一
樣
享
受
噴
香
的
飯
菜
和
溫
暖
的
被
窩
。
雖
然
懷
揣
重

金
到
遠
方
去
是
一
種
危
險
行
為
，
好
在
他
隨
身
攜
帶
着
一
位
精
幹
而
又
忠
誠
的
年
輕

隨
從
。
有
客
店
、
有
旅
費
也
有
隨
從
，
他
就
完
全
可
以
放
心
上
路
，
把
行
路
當
成
一

次
安
穩
而
舒
適
的
閒
遊
。

九
三
、
旅
焚
其
次
，
喪
其
童
僕
，
貞
厲
。
在
睡
夢
猛
然
驚
醒
，
發
現
整
個
房
間
已

經
化
成
了
一
片
晶
亮
的
火
海
，
原
來
他
已
置
身
於
離
家
萬
里
的
異
域
客
店
，
不
小
心

讓
燭
火
點
燃
了
帳
幔
。
好
不
容
易
在
烈
火
中
逃
出
一
條
命
來
，
可
這
是
一
條
闖
下
了

大
禍
的
束
手
就
擒
的
生
命
。
焚
燒
了
旅
館
的
財
物
，
可
不
像
焚
燒
自
己
的
財
物
那
樣

容
易
交
差
。
這
時
他
已
經
無
法
傳
喚
年
輕
的
隨
從
前
來
救
助
了
，
因
為
隨
從
受
不
了

他
一
路
嚴
厲
的
責
罵
早
已
逃
之
夭
夭
。
出
門
在
外
，
已
經
遠
離
了
自
己
的
優
勢
和
地

位
，
要
與
每
一
位
同
行
者
相
依
為
命
，
旅
途
自
有
旅
途
的
規
則
。

九
四
、
旅
於
處
，
得
其
資
斧
，
我
心
不
快
。
解
鞍
小
住
在
這
裡
，
受
到
當
地
主
人

的
盛
情
款
待
和
挽
留
，
儘
管
主
人
給
他
準
備
了
足
夠
的
金
錢
和
心
愛
的
寶
劍
，
都
無

法
改
變
他
魂
不
守
舍
的
精
神
狀
態
。
來
到
這
裡
和
安
居
在
這
裡
，
不
是
他
此
行
的
目

的
；
再
溫
暖
的
客
棧
，
都
不
過
是
他
萬
里
征
程
中
的
一
個
難
忘
的
路
碑
，
都
無
法
替

代
他
誓
死
追
求
的
神
聖
的
目
標
。
在
這
裡
，
他
始
終
只
是
一
個
重
任
在
肩
的
過
客
。

主
人
愈
是
對
他
殷
勤
有
加
，
就
愈
是
增
加
了
他
去
意
已
決
的
愧
疚
與
決
斷
。

六
五
、
射
雉
，
一
矢
亡
，
終
以
譽
命
。
在
浪
跡
天
涯
的
道
路
上
隨
手
拉
開
弓
箭
，

竟
然
射
斷
了
一
隻
飛
鳥
的
航
線
，
隨
着
那
隻
帶
箭
的
飛
鳥
從
高
空
墜
落
下
來
，
他
那

精
湛
的
箭
藝
從
此
聲
名
鵲
起
。
他
已
經
成
為
首
領
人
物
四
處
尋
訪
的
英
雄
，
終
於
在

隆
重
的
儀
式
中
被
任
命
為
統
軍
的
將
領
。
漫
無
目
標
的
飄
泊
原
本
就
是
在
蒼
茫
中
尋

覓
出
路
，
只
有
身
懷
絕
技
的
人
在
旅
途
無
意
間
小
試
身
手
才
能
一
舉
中
的
，
命
運
中

最
得
力
的
知
音
往
往
是
那
些
不
期
而
遇
的
陌
生
人
。

上
九
、
鳥
焚
其
巢
，
旅
人
先
笑
後
號
咷
，
喪
牛
於
易
，
凶
。
飛
鳥
自
以
為
已
經
攀

上
了
雲
霄
，
就
可
以
把
自
己
當
年
破
舊
的
小
巢
付
之
一
炬
，
沒
想
到
蔚
藍
迷
人
的
天

空
全
是
一
片
無
法
棲
身
的
無
邊
的
道
路
，
牠
已
經
變
成
了
一
隻
懸
浮
的
遊
魂
無
家
可

歸
。
遠
古
的
殷
人
王
亥
曾
經
來
到
域
外
的
東
方
販
牛
，
自
以
為
腰
包
有
錢
就
可
以
肆

意
姦
淫
鄰
家
婦
女
，
結
果
被
憤
怒
的
人
們
殺
死
在
異
國
他
鄉
，
他
的
牛
群
也
被
人
們

分
搶
一
空
。
鳥
把
旅
途
當
成
家
鄉
，
才
燃
起
了
焚
巢
的
青
煙
；
人
在
旅
途
不
知
收

斂
，
才
發
出
了
絕
望
的
哭
聲
。

旅卦

英
國
人
像
前
世
沒
有
吃
過
糖
，
做

西
餅
甜
點
，
常
常
甜
得
要
死
。
上
海

老
朋
友
千
里
迢
迢
來
串
門
，﹁
夜
鬥

地
主﹂
（
詳
見
周
前
舊
文
）
，
為
表

歡
迎
，
特
地
開
車
去
鄰
區
猶
太
人
餅

店
，
買
新
鮮
烘
製
的
蘋
果
批
招
待
。
貴
賓

嚐
罷
連
聲
讚
好
，
說
不
甜
還
帶
點
酸
，
蘋

果
是
新
鮮
的
，
上
海
吃
不
到
。

自
問
吃
得
清
淡
，
年
過
半
百
，
雖
不
揀

飲
擇
食
，
口
味
自
然
也
變
。
所
以
例
行
驗

血
報
告
結
果
，
說
血
糖
比
正
常
略
高
，
有

點
吃
驚
。
家
庭
醫
生
吳
女
士
，
來
自
香

港
，
和
藹
可
親
，
她
的
最
高
指
示
是
：
減

磅
、
減
糖
、
多
運
動
。
看
完
醫
生
，
聽
聽

話
話
，
下
午
就
去
游
泳
。

BBC

健
康
節
目
主
持
人
莫
斯
利
醫
生
在

報
上
撰
文
，
推
廣
地
中
海
式
飲
食
，
說
非

常
有
效
，
他
體
重
三
個
月
內
減
掉
十
公

斤
，
血
糖
也
回
復
正
常
。
他
寫
書
拍
紀
錄
片
詳
細
介

紹
，
指
出
健
康
飲
食
，
應
該
包
含
大
量
有
益
脂
肪
，

少
糖
，
少
高
澱
粉
質
。

地
中
海
式
飲
食
的
由
來
，
是
西
班
牙
研
究
人
員
召

集
了
七
千
四
百
人
，
不
少
為
糖
尿
病
患
者
，
分
成
兩

組
，
分
別
接
受
低
脂
肪
飲
食
及
地
中
海
式
飲
食
。
地

中
海
式
，
多
吃
一
點
雞
蛋
、
果
仁
、
油
質
魚
類
，
以

及
大
量
橄
欖
油
。
這
一
組
人
，
還
吃
含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可
可
粉
的
黑
朱
古
力
，
晚
餐
可
以
喝
一
至
兩
杯

紅
酒
。

低
脂
肪
飲
食
那
組
，
吃
低
脂
肪
奶
類
食
品
及
大
量

澱
粉
質
食
物
。
幾
年
下
來
，
兩
組
效
果
差
別
顯
著
。

莫
斯
利
醫
生
指
出
，
地
中
海
式
飲
食
試
驗
者
，
心

臟
病
發
或
中
風
機
會
減
少
三
成
，
患
糖
尿
病
機
會
減

少
一
半
，
患
認
知
障
礙
症
可
能
性
大
減
。
至
於
婦

女
，
患
乳
癌
的
機
會
大
減
六
成
八
。

英
國
體
重
過
重
的
人
，
去
年
佔
人
口
百
分
之
廿

九
，
專
家
預
測
二
十
年
後
，
比
率
將
增
至
百
分
之
四

十
，
患
癌
症
、
心
臟
病
及
中
風
機
會
因
此
也
大
增
。

糖太多

時
光
荏
苒
，
轉
眼
又
到
每
年
七
月
一
日
值
得
紀
念
的
日
子
，
今
年
尤

甚
。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九
十
五
周
年
紀
念

日
，
欣
逢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十
九
周
年
紀
念
日
，
兩
大
喜
慶
值
得

大
書
特
書
令
人
感
觸
的
事
件
甚
多
。

中
國
共
產
黨
走
過
近
一
世
紀
的
坎
坷
，
中
共
一
九
二
一
年
在
浙
江
南

湖﹁
紅
船﹂
的﹁
一
大﹂
黨
代
表
大
會
上
宣
佈
中
國
共
產
黨
成
立
。
風
雨
兼

程
的
征
途
，
為
中
華
民
族
解
放
戰
爭
以
及
在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下
成
立
多
黨
合

作
、
民
主
集
中
制
的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至
今
六
十
七
周
年
。
中
國
已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
強
國
強
軍
的
國
家
。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懷
抱
已
十
九

年
，
受
國
家
的
關
愛
照
顧
下
，
港
人
深
以
作
為
中
國
人
而
自
豪
。

﹁
以
史
為
鑑﹂
，
研
究
中
國
近
代
史
，
共
產
黨
的
產
生
，
經
過
建
黨
領
袖

以
及
共
產
黨
的
追
隨
者
，
憑
着
他
們
對
共
產
黨
的
堅
強
信
仰
、
信
念
，
團
結

合
力
奮
鬥
，
打
倒
反
動
勢
力
，
建
立
共
和
，
建
立
新
中
國
。
歷
經
數
代
領
導

人
的
努
力
，
全
國
國
民
的
團
結
奮
鬥
，
今
日
的
中
國
在
習
近
平
領
導
下
走
進

大
時
代
，
與
時
俱
進
。﹁
十
八
大﹂
中
共
強
調
每
一
名
共
產
黨
員
都
要﹁
兩

學
一
做﹂
，
習
近
平
更
要
求
黨
員
要
嚴
肅
反
貪
污
，
剷
除
腐
敗
這
個
最
致
命

的﹁
污
染
源﹂
，
建
立
新
形
象
，
用
行
動
體
現
信
仰
信
念
的
力
量
。

環
顧
今
日
世
界
再
不
是
西
方
國
家
獨
大
的
時
代
，
甚
至
可
以
驕
傲
地
說

﹁
西
方
不
亮
東
方
亮﹂
。
最
近
，
由
於
英
國
公
投
脫
歐
而
引
起
的
風
暴
席
捲

全
球
，
事
實
證
明
人
們
已
開
始
醒
覺
，
對
民
主
是
否
真
的
萬
能
心
生
懷
疑
。

對
未
來
歐
美
經
濟
投
資
者
有
所
憂
慮
，
反
而
對
稍
為
平
靜
的
亞
洲
及
新
興
國

家
信
心
較
大
。
尤
其
是
中
國
發
起﹁
一
帶
一
路﹂
的
國
策
，
倡
建﹁
亞
投

行﹂
的
措
施
，
令
環
球
投
資
者
焦
點
所
在
投
向
中
國
。
事
實
上
，
從
英
國
脫

歐
風
暴
事
件
以
來
，
相
對
來
說
，
內
地
香
港
金
融
市
場
特
別
是
股
票
市
場
不

跌
反
升
，
顯
然
世
界
有
資
金
投
向
內
地
香
港
兩
地
是
不
爭
之
事
實
。
有
人
預

言
若
干
年
後
中
國
將
成
為
世
界
舉
足
輕
重
之
國
家
。
中
共
務
實
執
政
，
已
將

中
國
融
入
世
界
主
流
。
無
論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
科
技
、
軍
力
以
及
社
會
民
生
發
展

都
有
輝
煌
的
一
面
。
最
近
，
在
海
南
文
昌﹁
長
征
七
號﹂
運
載
火
箭
首
飛
成
功
，
更
是

可
喜
可
賀
。
炎
黃
子
孫
深
信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下
，
都﹁
能
圓
中
國
夢﹂
。

香
港
熱
烈
慶
祝
回
歸
祖
國
十
九
周
年
之
際
，
港
人
要
堅
定
信
念
，
支
持﹁
一
國
兩

制﹂
，
支
持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依
基
本
法
施
政
，
團
結
力
量
，
切
勿
讓﹁
獨
統﹂
得
逞
，

香
港
才
能
繼
續
繁
榮
與
穩
定
。

堅定信念支持「一國兩制」

其
實
由
中
學
開
始
，
自
己
就
隻
身
去
了
加
拿
大
讀
書
，
之
後

自
己
在
當
地
生
活
了
多
年
，
家
人
才
移
民
去
到
那
個
地
方
一
起

居
住
。
但
大
家
相
處
多
年
之
後
，
自
己
又
把
基
地
轉
移
回
香

港
，
所
以
不
知
不
覺
已
經
獨
自
在
港
生
活
了
很
多
年
，
一
個
人

的
生
活
雖
然
真
的
想
做
什
麼
也
可
以
，
但
總
有
一
些
問
題
會
出

現
。就

好
像
到
超
市
購
物
，
大
家
有
沒
有
發
現
近
這
十
年
多
的
日
子
，

每
逢
去
到
超
市
購
買
東
西
，
他
們
總
是
希
望
以
優
惠
價
讓
顧
客
一
次

過
購
買
一
件
以
上
的
貨
品
來
促
銷
。
但
對
於
一
個
人
生
活
的
我
，
買

了
同
一
樣
產
品
放
在
家
，
除
了
佔
用
了
部
分
的
空
間
之
外
，
很
久
才

可
以
把
這
些
產
品
用
完
。
而
且
還
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問
題
發
生
，
一

些
吃
的
東
西
不
經
不
覺
到
了
期
限
也
不
知
道
。

其
實
每
次
通
宵
工
作
完
畢
，
第
一
件
事
需
要
做
便
是
除
了
回
家
洗

澡
之
外
，
就
是
想
着
應
該
吃
什
麼
早
餐
。
今
天
靈
機
一
閃
，
很
想
煮

一
個
即
食
麵
當
早
餐
，
打
開
廚
房
櫃
的
時
候
，
發
現
原
來
之
前
買
的

即
食
麵
大
多
數
已
經
過
了
賞
味
期
限
，
好
在
有
一
包
還
有
十
多
天
才

到
期
，
但
煮
出
來
的
麵
原
來
已
經
有
種
奇
怪
的
味
道
，
相
信
接
近
期

限
，
已
經
不
能
夠
食
用
。
我
便
立
即
看
看
廚
櫃
裡
面
其
他
食
品
會
不

會
出
現
同
樣
的
情
況
，
好
在
只
是
這
些
即
食
麵
有
問
題
，
其
他
的
東

西
還
有
一
段
日
子
才
到
期
，
但
看
着
這
些
食
品
，
就
好
像
一
些
調
味

料
，
例
如
：
豉
油
、
雞
精
、
胡
椒
粉
、
食
用
油
，
雖
然
還
有
時
間
可

以
繼
續
使
用
，
但
其
實
只
不
過
用
上
了
一
點
點
，
還
有
很
多
剩
餘
，

相
信
不
久
將
來
就
算
時
限
已
過
也
未
必
會
用
完
。

但
身
邊
一
些
朋
友
也
跟
自
己
說
，
不
要
經
常
出
外
吃
那
些
沒
營
養

或
有
害
的
食
物
，
久
而
久
之
對
身
體
也
會
有
不
良
的
影
響
，
但
在
於

我
的
情
況
，
雖
然
也
明
白
到
這
個
原
因
，
但
無
奈
地
一
個
人
每
天
工

作
完
畢
，
如
果
還
需
要
用
大
量
時
間
烹
調
食
物
，
其
實
真
的
沒
有
這
個
動
力
。

所
以
其
實
一
個
人
居
住
，
在
這
些
生
活
上
需
要
用
到
的
東
西
，
也
需
要
好
好

地
安
排
及
處
理
，
不
知
道
生
產
商
會
不
會
因
應
我
們
這
些
單
身
獨
個
兒
生
活
的

人
，
推
出
一
些
分
量
比
較
少
的
產
品
，
等
我
們
再
不
用
浪
費
食
物
，
因
為
自
己

也
覺
得
很
內
疚
。
就
好
像
政
府
宣
傳
片
經
常
提
醒
市
民
不
要
浪
費
食
物
，
要
用

多
少
才
買
多
少
，
但
相
信
你
也
明
白
我
的
情
況
，
唯
有
盡
量
珍
惜
食
物
。

不是一個好榜樣

廟街，一個早就熟悉的名字。那時我剛從北京
移居香港，住在鰂魚涌，人生地不熟，過海就覺
得遙遠，純粹是心理因素起作用。後來因工作關
係，每天須坐隧道巴士過海，也就慢慢習慣了。
聽人家說起廟街，好像是夜市，不免嚮往。那時
去過被稱為「平民夜總會」的上環大笪地，逛過
那裡的檔口，買過便宜衣服，吃過許多食檔，人
來人往，熱鬧得很，但後來消失了，心裡不免暗
叫可惜。但油麻地的廟街還在，而且成了升斗市
民喜歡去逛的地方，不僅因為熱鬧，還因為價格
比市面便宜吧。
去逛廟街，一檔檔售賣各種雜貨、電器、衣
服、玩具等等應有盡有，那時還有售賣成人雜誌
的，但並非像在曼谷帕蓬那樣，一見貌似遊客裝
束的人過來，便聲情並茂，壓低聲量，從喉間發
出「Sex！Sex！」見我們沒有理會，轉頭又向另
一群人兜售；有的還圖文並茂展出。更有另一批
人，站在門口拉客，原來是真人表演。相形之
下，這裡的拉客並不公開，大家能夠會意就是。
那時的地攤，有印度老者席地而坐，面前點着若
明若暗的小油燈，當看相者坐下，伸開手掌，算
命人便細細看掌紋，油燈雖有玻璃燈罩隔着，但

在暗夜裡也不免給風吹得獵獵作響，於是便形成
一種氣氛，令人心寒。突然爆喝一聲，看相者不
嚇得屁滾尿流才怪。
但這次夜逛廟街，已經是多年未去的事了。也

是心血來潮，沒想到廟街就近在咫尺，無事就順
便走走吧。走過去，看到「翠華」，那是茶餐廳
連鎖店，早已聞名。其實招牌雖然一模一樣，但
師傅各不相同，即使原料完全一樣，又不是機器
生產，師傅不同，製作出來的產品，哪能完全相
同？也許這正是連鎖食店的盲點，可惜現在的人
們只信品牌，重視內涵的，只怕不多了。就說蛋
撻吧，一聽到佐敦某家餅店有，不禁雀躍，一試
之下，那味道跟知名品牌相差不少，那還情有可
原：誰叫你不去買正宗名牌呢？但同一個牌子尚
且不可迷信，更別說其他了。
記得那時逛廟街，除了看相人之外，旁邊還有

售賣刀具玩具小飾物擺地攤的尼泊爾小販，以生
硬的粵語加入戰團，路過的年輕情侶佇足詢問，
只飄過一兩聲嬌笑，也不清楚是否成交。
但這回再去，不論看相，或者尼泊爾小販，都

沒有見到，不知他們已經遷移他方，還是給掃蕩
了。就像以前，在十字路口，還有露天大排檔，

招引各方來客就地圍坐，大嚼瀨尿蝦、避風塘炒
蟹和冰鎮啤酒，但見黑色大鍋冒起的火焰沖天，
鍋鏟敲打在鍋上的砰磅聲和吆喝聲夾雜在一起，
點染了這個廟街的夜色。但如今見不到這種景象
了，路口卻見到大大的招牌「廟街辣蟹」，那是
一家餐館，食客的桌椅都擺到街面上了，可見生
意興隆。我想，莫非當年街口的露天大排檔都已
經給遷移到舖面裡了？衛生當然改善了，但那種
平民味卻褪色不少，得失之間，有時也的確很難
衡量了。
許多人可能並非有意來這裡買東西，只是想要

逛一逛，嚐一嚐這裡的食物，或者享受這裡的平
民氣息。當我看到高高的寫着「廟街」的牌樓入
口處時，想到是平民享受，廟街外，有各式各樣
的霓虹燈廣告招牌，首先飛進眼簾的，是豎起的
招徠廣告「大大碗15元」，再往上一看，光管上
寫的是「粉麵全場15元」。15元，在今日香港，
恐怕很難再找到第二家可以更便宜了吧？那裡有
個小巴站，寫明「往官塘」，小字註明「經牛頭
角」，小巴站列隊停着候客，看來這時段乘客不
多；再過去，高高在上的，是「成人用品」廣
告。「知足常樂」應該是足療廣告，這一帶桑拿
廣告很多，也許捧場客不少吧。比方「玉清池水
療」，雖然未窺其堂奧，但也可以想像得到。還
有女子理髮公司、茶餐廳等等。
走着走着，那閃爍的，還有「西湖大酒店」、

「葡萄園夜總會」，所謂大酒店，我想大概是賓

館吧？我既沒研究，也沒探訪，只不過是胡亂猜
想而已，作不得準。而夜總會，在香港，早已式
微了，應該是早年留下的痕跡了吧？現場既不見
舞客，也不見其他蹤跡，留下招牌，徒讓人空想
當年衣香鬢影的場面。他們說，當年這一帶夜總
會林立，現在早已偃旗息鼓了，也只有過來人白
頭宮女話當年了。
那年逛廟街，我在地攤上還彎腰撿了紀念品，

隨身帶着，前年去哈爾濱，不慎落在酒店裡。東
西就是如此，再不捨，丟了就是丟了，可能是緣
分已盡，再追悔再痛心疾首也沒用，唯有小心謹
慎，珍惜一切才是。但問題是百密一疏，凡人再
小心，有時始終還是抵不過偶有閃失，奈何！人
們把這種現象叫作緣分已盡，大概是吧。但我寧
願把這種無
心之失，看
成是必不可
免的人生不
大 不 小 一
劫，心理恐
怕也就會平
衡 得 多 了
吧？

夜逛廟街
百
家
廊

陶
然

近
讀
一
篇
有
關
發
菩
提
心
的
文
章
，
提
到

﹁
對
財
物
的
關
照
：
以
能
維
持
生
命
為
限
，

而
對
財
物
不
起
貪
求
之
心﹂
。
很
喜
歡
它
用

上﹁
關
照﹂
二
字
，
像
視
器
物
為
有
情
。

昨
天
跟
朋
友
逛
街
，
經
過
尖
沙
咀
的
名

店
，
他
說
現
在
對
這
些
店
已
全
無
興
趣
，
原
來
他

年
輕
時
很
愛
名
牌
筆
，
幾
千
塊
的
貴
筆
買
了
很

多
，
現
在
都
不
知
哪
裡
去
了
。
他
笑
說
很
奇
怪
，

為
什
麼
那
時
會
花
錢
在
那
堆
筆
上
。
我
說
我
也
是

呵
，
以
前
很
喜
歡
買
名
牌
包
包
和
套
裝
，
有
段
時

間
在
漢
口
道
上
班
，
跟
附
近
的
名
店
熟
到
一
個
地

步
，
買
了
東
西
不
用
拿
，
當
天
會
有
人
送
去
我
辦

公
室
。
現
在
那
批
衣
服
當
然
都
淘
汰
掉
了
，
或
給

我﹁
斷
捨
離﹂
送
走
。
眼
下
經
過
名
店
，
是
一
點

進
去
的
意
慾
都
沒
有
，
也
不
覺
得
裡
面
的
東
西
有
何
美
感
。

但
跟
我
朋
友
不
一
樣
，
我
現
在
還
記
得
清
楚
當
時
的
消
費

心
態
。
一
是
為
了
常
要
代
表
自
己
機
構
去
開
會
，
不
能
失
禮

於
人
，
二
是
簡
單
的
數
學
道
理
：
一
百
塊
的
襯
衫
，
有
時
只

穿
兩
次
就
泛
黃
或
走
樣
而
不
能
見
人
，
即
每
次
五
十
元
，
反

而
一
千
塊
的
襯
衫
，
如
質
料
和
剪
裁
上
乘
的
話
，
動
輒
可
穿

四
五
十
次
一
樣
光
鮮
得
體
，
更
划
算
。
所
以
我
對
那
批
東
西

倒
是
沒
多
大
歉
意
，
因
為
其
時
確
有
需
要
，
而
大
部
分
都
是

派
上
用
場
的
。
但
現
在
的
心
態
卻
是
，
有
幾
套
中
上
檔
次
又

合
潮
流
的
正
經
衣
服
去
見
客
就
可
以
了
，
且
時
下
的
辦
公
室

衣
着
文
化
，
確
也
比
以
前
輕
鬆
了
很
多
。

反
而
歷
年
來
很
多
人
送
的
名
牌
原
子
筆
和
鋼
筆
，
有
些
刻

上
我
名
字
，
或
整
套
枱
頭
墨
水
座
，
美
是
很
美
，
但
從
沒
用

過
，
太
名
貴
了
，
帶
上
街
丟
了
就
可
惜
，
所
以
我
還
是
用
幾

元
一
支
的
便
宜
原
子
筆
，
也
會
用
酒
店
或
飛
機
送
的
筆
，
有

些
比
名
牌
更
滑
溜
好
寫
。
那
批
貴
筆
遲
早
會
給
我﹁
斷
捨

離﹂
掉
。

有
人
說
，
捨
不
得
用
貴
東
西
反
映
了
人
們
的
自
我
價
值
，

覺
得
自
己
不
配
，
我
卻
認
為
是
人
與
不
同
器
物
的
緣
分
。
比

如
碗
碟
，
家
裡
從
來
只
用
普
通
貨
色
，
日
前
卻
遇
見
一
隻
白

色
骨
瓷
大
海
碗
，
用
來
吃
湯
麵
最
好
，
是
大
到
連
頭
也
放
得

下
去
那
種
，
很
喜
歡
，
便﹁
斥
資﹂
九
十
大
元
買
下
，
開
心

享
用
人
生
第
一
件
骨
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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